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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西宁 810007

摘 要: 19世纪的英国小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和阶级形态。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
动摇了固有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资本成为衡量阶级层次的价值尺度，中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

日渐式微，工人阶级亦存在上升空间，阶级层次呈现上下流动态势，阶级身份随之起伏变化。19世纪 30年代
后，阶级形态尤其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并由此引起人物身份危机和心理困惑。通过对 19世
纪英国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阶级形态既有宏观上的社会形态，又有微观上的个人形态，既有社会历史根源，

又有个人家庭原因。
关键词:阶级形态;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 2026) 01－0009－07

19世纪英国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固
有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形成了经济定位和财

富主导的价值取向，门第观念不断淡化，金钱财富

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界定阶级身份的尺度，中产

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工人阶

级地位有所改变，社会阶级身份起伏更迭，阶级层

次呈流变态势，阶级意识不断增强，阶级归属备受

关注，阶级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自奥斯汀
到哈代，阶级意识主导英国小说”［1］71。社会变革
改变了价值体系，形成了以财富为核心的新的界

定标准，同时也创造了个人发展的机遇，尤其为中

下层阶级提供了上升的空间，新价值观的产生转

变了人们的阶级观念，个人财富的起伏改变了原

有的阶级定位，从而产生了新的阶级秩序和阶级

结构。在阶级形态呈现流动趋势的同时，又表现
出一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模糊性，继而给人物带
来了身份危机，这一现象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更
加显著。社会地位、阶级所属的流动性成为小说
家的绝佳主题［2］5，“维多利亚小说不管什么场景
都再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社会阶级似乎与各

个经验层面交织在一起”［3］67。19 世纪英国主流
小说秉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呼应时代需求，反映

社会现实，真实再现了 19世纪英国社会阶级的变
迁，记录了 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大潮中的阶级形

态，艺术地反映了当时英国阶级的流动性、复杂性
及多样性，从人文层面揭示了阶级的文化内涵和

人文特性，反映了小说家对社会阶级百态的终极

关怀。小说家在文本中通过阶级对比，尤其彰显
了中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和贵族阶级的下滑趋势。
关于 19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朱莉

娅·普雷维特·布朗的“阶级与金钱”和詹姆
斯·艾利·亚当斯的“社会交流的界限: 维多利
亚小说中的阶级”讨论了维多利亚小说中基于财
富的阶级界定、阶级形态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
系［1，3］。P．J·基廷重点分析了 19 世纪中后期现
实主义小说对工人阶级的思考和书写，指出由于

小说大多出自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作家之手，因

此对工人阶级的描写往往存在异化或夸张现象，

没有触及阶级实质［4］。理查德·法伯分析了维
多利亚小说中的阶级概况及人文表现，指出该阶

段小说聚焦绅士及其风范，对劳动阶级的书写带

有陌生感和失真现象［5］。T．B·汤姆林森分析了
19世纪中叶英国小说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本质及
其对文学产生的影响［6］。阿琳·扬探讨了绅士
概念的文学演变和对底层中产阶级的文学书

写［7］。《1830—1890 维多利亚小说》《维多利亚
小说剑桥指南》《维多利亚文学简明指南》《牛津
英国小说史:卷 8 | 1830—1880 维多利亚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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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文学史》《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绅士理念》等
论著不同程度涉及阶级形态，但无专题论

述［2，8－12］。以高晓玲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主要从政
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角度对英国阶级问题做了
相关研究，但很少从文学角度探讨阶级主题［13］。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 19 世纪英国小
说中的阶级形态及其根源，梳理阶级流动性、复杂
性、多样性及由此产生的人物身份危机。

一、19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的
流动性

“阶级层次是构建维多利亚社会生活的基本
元素，离开了阶级层次，维多利亚人几乎无法认知

世界。”［3］48阶级层次及其时代变化是解读维多利
亚小说的重要视角，也是了解 19世纪英国社会阶
级形态的重要窗口。19 世纪社会规模不断扩大，
阶级“金字塔”变高变薄，最上层由贵族和土地士
绅组成，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入了一些工

商业巨富;中间层为广泛的中产阶级，包括高级职

业人员，如银行职员、零售商、持有资本和股份者、
办公室职员等;最下层为基数最大的劳动阶级，他

们没有资产，靠劳动维持生活，其中农业工人占最

大比例［3］50。上层阶级接纳了更多的富裕中产阶
级，到 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商人晋升为贵族，
下议院以土地为主的贵族人数下降。1865 年，四
分之三的席位被地主乡绅占据，到 1910 年，这一
比例已降至七分之一。士绅阶层则被资产阶级通
过联姻而渗透，工商新富与土地贵族的联姻，反映

了暴富后的中产阶级渴望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

社会地位的真实心态以及中产阶级与贵族的妥

协。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广大农民开始走向城市，演变为城市无产者，扩充

了工人阶级体量，推动了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

级比例的变化。19 世纪初，大约 75%的人口生活
在乡村，大约 2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 20 世纪
初，这个数字正好颠倒了。城乡人口比例的快速
更迭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加剧了劳资阶

级矛盾，底层暴力事件频发，增加了城市的不安定

因素。盖斯凯尔夫人、狄更斯、特罗洛普等小说家
以城市为背景描写了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生活状

况。纵观阶级状况，19世纪阶级层次和阶级归属
形成上下流动态势，阶级形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

下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在社会阶级流动中，贵
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势利此消彼长，贵族阶级在政

治权利和经济实力方面处于下滑趋势，中产阶级

呈现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且规模不断扩大。实际
上，1832年后直至 19 世纪末，都是中产阶级政治
权利不断扩张，中产阶级文化氛围不断浓厚的时

代［11］2。有数据显示，中产阶级的家庭数量从
1803年的 63．5 万户，增加到 1867 年的 154．6 万
户，中产阶级人数成倍增长，医生、教师、公务员和
其他专业人员及商业白领人口从 1851年的 30 多
万增加到 1881年的 65 万多，增幅最大的属从事
教育、文学和科学工作的人以及从事商业贸易的
人［10］202。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同时，社会也为
广大工人阶级提供了阶级上升的空间和提高社会

地位的机遇。
( 一) 中、下层阶级呈现上升态势
在宏观上，19 世纪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

新价值体系的建立给中、下层阶级带来了更多的发
展契机。社会变革与转型为个体发展创造了客观
条件，使童话般的身份转变成为可能。个人奋斗是
实现人生抱负、提升阶级层次、改变阶级地位的重
要途径，教育的普及为广大劳动阶级创造了个人发

展机会，搭建了实现个人梦想的平台，劳动阶级子

弟也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转变。阶级攀升和
社会抱负是小说反复呈现的焦点，许多寒门子弟通

过自我奋斗爬到了“社会阶梯”的顶层，实现了社
会身份从底层到高层的转化。维多利亚小说中反
复出现的“从贫穷到富贵”( from rags to riches) 的
文学母题描述工人阶级靠个人奋斗发家致富，进而

提升社会身份的故事，这个母题中的理念就是“奶
油浮上”［14］39原理，也就是说，高尚优秀的工人阶级
人物不管出身多么寒微，最终都会成为中产阶级，

实现身份转变。维多利亚小说主人公通常处于从
劳动阶级向中产阶级过渡阶段，如《绅士约翰·哈
利法克斯》中的哈利法克斯、《远大前程》中的匹
普、《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雾都孤儿》中的
奥利弗［15－18］。特罗洛普 1864—1880年的 6部小说
均聚焦出身卑微却正在崛起的年轻人。塞缪尔·
斯迈尔斯的《自助》列举了英国历史上众多出身卑
微、靠个人努力出人头地且功勋卓著之人。斯迈尔
斯极力倡导的自助理念反映了英国社会对自助精

神的推崇，即社会是一个装有阶梯的健身馆，每个

公民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向上攀爬，在维多利亚社会

阶梯上许多人上下攀爬［5］11。“自助精神是个人所
有真实成长的根源;并且，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得以

体现，它是国家生机活力的正源。”［19］1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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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对当时个人奋斗精神的

崇尚从意识形态层面起到了助推作用。维多利亚
小说呈现出一种阶级流动性，以及社会权利转向

新秩序的趋势，小说和传记中有诸多中、下层阶级
分化以及向上流动的例子。其实现实中也不乏其
例，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父亲派特里克·勃
朗特牧师是社会阶梯攀升的典型。他作为农民的
儿子，在副牧师的鼓励下读了剑桥大学的圣约翰

学院，取得了圣职，这是一条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

传统路径。
中产阶级对自助理念的信仰和个人勤奋进取

的信念促使人们阶级地位向上流动，具有中产阶

级色彩的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主题是白手起家、
自我塑造、阶级提升，最具代表性的是克雷克·黛
娜·穆洛克的《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如叙
事者所言，主人公哈利法克斯“没有得益于名门
先祖”，“他的发家史靠的只是自己，是他一手打
造的”［15］11。他没有任何初始财产或赞助，除了自
我教育之外无任何教育经历，除了天资聪慧无任

何优势，他通过自助和品格的力量获得了财富和

地位，体现了英国社会流行的通过个人努力实现

“从贫穷到富贵”的“自我提升”理念。哈利法克
斯白手起家的故事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身

份地位向上流动的缩影。他的诚实和勤奋赢得了
雇主的赏识，他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哈
利法克斯取得绅士地位的进程与其所代表的阶级

的崛起相吻合，萨利·米切尔指出，他的“成就和
经历”富有寓意，恰好与中产阶级从贵族手中获
取权力的历史节点相呼应［20］41。《北方与南方》
同样讲述了类似成功实业家的故事，塑造了一个

既有北方企业主的精明能干，又有南方人文化修

养的资本家。约翰·桑顿始于布料商助理，靠执
着和努力，最终成长为行业领袖［21］。读者不难看
出，在哈利法克斯身上可以发现约翰·桑顿的影
子，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互文性。哈利法克
斯和约翰·桑顿的成功是 19 世纪阶级向上流动
的典型事例，也是 19世纪阶级英国小说塑造的中
产阶级绅士典型形象。绅士形象的中产阶级化是
中产阶级社会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提升的重

要表现。哲学家詹姆斯·密尔的成功事例就是现
实社会阶级升迁的缩影。密尔出身卑微，幸得乡
绅支持完成学业，又娶富家女为妻，最终成为知名

学者兼政府要员，从此奠定了家族跻身上流社会

的基础。19世纪英国小说除了白手起家、阶级提

升、一路高歌的中产阶级主流叙事外，也有“社会
挫败人”的幻灭故事，主人公壮志未酬，郁郁而
终，《米德尔马契》中的利德盖特和《无名的裘德》
中的裘德就是其中的典型［22－23］。
( 二) 贵族阶级呈现下滑态势

乡村社会的阶级形态同样发生着难以想象的

变化，以艾略特和哈代为代表的小说家记录了英国

乡村的阶级变化和农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乔
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这样描述了乡村社
会的阶级变迁:“古老的外省社会也不能避免这种
微妙的运动，它不仅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看到

过当年才华横溢的年轻名士终于沦落，只得守着蓬

头垢面的老婆和六个孩子，度过寒碜的晚年，一般

的浮沉兴衰也比比皆是，它们常常会改变社会交际

的界限，引起人们对相互依存关系的新认识。有的
人败落了，有的人上升了，老百姓发了财，不再把贵

族放在眼里，吹毛求疵的新贵代表地方当了议员;

有的卷进了政治风潮，有的参加了宗教运动，也许

最后仍会发现，他们只是殊途而同归。”［22］93工业革
命推动下的经济模式的变化加速了阶级结构的调

整，“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结果是其对社会结构
的影响，这个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24］109。
“中产阶级工业利益”和“贵族土地经济利益”的对
峙产生了直接抵触的“阶级意识”［1］71。“工业革命
前夕，土地外的国家财富在整个英国资产中只占不

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到 1860年已占到一半。”［25］189

1832年和 1867年的两度议会改革限制了长期以来
形成的土地贵族的政治权利，削弱了贵族阶级的社

会影响力。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土地经济
成为主导，金钱取代了门第，资本取代了头衔，资本

是阶级身份的决定因素，《德伯家的苔丝》中德伯
家的没落和斯托家的发迹揭示了贵族的没落和中

产阶级的兴起。哈代以唯物主义的发展眼光诠释
了社会阶级的历史变迁，赋予小说以宏大的社会主

题，置叙事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以《德伯家的苔丝》
为代表的威塞克斯小说反映了工业革命给英国乡

村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亚雷的父亲原名西门·
斯托，在北方做生意发了财后，凭借资本购买贵族

姓氏以粉饰门面。德伯家的坟墓象征贵族时代的
结束，曾经的“御橡爵士”已沦为破落商贩，德伯贵
族的没落是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变迁的历史写照。
德伯家的败落只是贵族阶级命运下滑的一个典型，

贵族世家的败落是 19世纪英国的普遍现象。在金
钱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不断兴起，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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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逐渐走向衰落，曾经显赫的家史已成为虚无的

历史，“古老的家世，祖宗的尸骨，卓著不朽的业绩，
德伯维尔家的相貌，这些还没有给苔丝在人生的战

斗中帮上什么忙，甚至在一群普普通通的村姑中间

也没占个上风，连一个舞伴都吸引不过来。没有维
多利亚时代的金钱作后盾，诺曼的血统又算得了什

么”［26］11。斗转星移，时代变迁，贵族后裔的苔丝遭
受亚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摆布，从阶级动态的角

度讲，《苔丝》是一部贵族世家的阶级没落史。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小说从多个层面反映了

贵族阶级的下滑现象，贵族形象的病态化和女性

化书写是一个重要信号，这一时期的小说贵族男

性人物常以孱弱、病态、年迈、无能，甚至女性化的
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男权社

会中，这是对贵族男性极大的讽刺，一方面影射贵

族群体的落寞处境，另一方面喻指贵族背离主流

价值观的病态人格。贵族的病态化和女性化严重
违背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健康强壮”与“男子气
概”的重要内涵［12］69。“‘男子气概’是维多利亚
时代的一个关键符号，主要用来攻击花花公子做

派所热衷的女性化，常暗示一种无视‘精致绅士’
缛节虚礼的积极健康的男性品质。”［12］85《白衣女
人》中的费尔利先生、《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的
迈克尔爵士、《贝妲的婚姻》中的蒙特克奈尔、《绅
士约翰·哈利法克斯》中的拉维内尔勋爵均属病
态化和女性化贵族的典型人物［27－29，15］。此类贵
族人物一般性格软弱，缺乏血性，怯懦阴柔，精致

的装扮也是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柯林斯笔下的
费尔利先生是老贵族病态化和女性化的代表，作

者对其形象作了如下描写:“他颊上无胡须，脸部
瘦削憔悴，光滑苍白，但没有皱纹。鼻子很高，呈
鹰钩状。眼睛呈灰蓝色，大而凸出，黯然无神，眼
睑四周通红。头发稀疏……”，“他长着一双女式
小脚，穿着浅黄色长筒丝袜和小巧的女式黄褐色

皮拖鞋。白皙的小手上戴着两枚戒指……”，“他
看上去虚弱无力，缺乏生气，苦恼烦躁，过分清高，

这种气质放在男人身上显得太娇弱……”［27］31－32。
费尔利先生还神经衰弱，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他

的病态形象和女性气质让年轻的沃尔特心生厌

恶。穆洛克笔下年轻的拉维内尔勋爵的女性化特
征表现在他的怯懦、柔和的声音、带着戒指的纤细
的手和女性化的笔迹，他性格消极懦弱，缺乏担当

与勇气，与血气方刚的中产阶级代表哈利法克斯

的健硕和刚毅形成鲜明对比，有悖于 19世纪主流

文化所推崇的“正在崛起的新一代”［12］69的核心
品质。拉维内尔被阿琳·扬形象地称之为“一个
被阉割的贵族”［7］41，阉割意味着“男子气概”的丧
失和男性品质的缺失。在基督男权社会，男性的
“被阉割”喻指他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社会屈从
地位和边缘化身份。另外，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
的联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贵族阶级地位的下滑和

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例如，《白衣女人》中的贵
族小姐劳拉与沃尔特、《柯林斯比》中的贵族青年
柯林斯与实业家女儿的结合［27，30］。

二、19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指出: “阶层不是固
定家庭，更像公共汽车或酒店，人员满满但人群不

同。”［31］23维多利亚阶级形态呈现出两个明显特
征，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处于流动状态，

随着时代变迁、个人经济能力的变化和财富的多
寡，阶级层次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城市还

是乡村，阶级层次和阶级界定都呈现出一种动态。
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层次的不断变化和阶级归属

的动态发展造成了阶级形态上的复杂性、多样性
和阶级界定的模糊性，因此，阶级的认定使人深感

困惑。“我的乖乖”，亨利·詹姆斯《贵妇人画像》
( 1881年) 中的美国主人公不禁惊叹，“他们有多
少阶级? 我想大约 50 个”［32］59。19 世纪英国阶
级分类只是宏观上的界定，实际上却远比三层分

法复杂，贵族一层又有老牌贵族和新晋贵族之分，

有上层贵族和下层乡绅; 中产阶级有上层中产阶

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其中包括期刊《笨拙》经常讽
刺的以《荒凉山庄》( 1853 年) 中的史默韦德为代
表的寒酸绅士;劳动阶级又分城市无产者和乡村

无产者，除此之外还存在大批上下浮动，处在阶级

过渡期的人。一般出身稳定的阶级成员应该是出
身于本阶级的人，后来居上者本身不被上层阶级

所接纳，但他们为下一代打下了跻身上层的物质

基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的阶级流
动性很容易产生阶级所属上的灰色地带，人们不

禁发问，贵族出身和杂货商家庭出生的大学导师

是否属于同一个阶级? 社会史学家哈罗德·珀金
认为，阶级多样化社会产生的关键是中产阶级的

制度化及其理想向其他阶级的渗透，另外一个要

素是工人阶级制度的产生对这种理想的默

认［24］300－313。维多利亚社会关注社会流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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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多层级社会阶梯制，提倡阶级的多样化存在，这

种思想更加契合中产阶级理想而非贵族理想，对

贵族而言，是一种支持，对中产阶级而言，则是顶

梁柱［24］308。阶级的流动性和复杂多样同时造成
了阶级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关于 19世纪英国社会阶级流动，既存在宏观

上的社会根源原因，也存在微观上的家庭个人原

因，遗产继承、男女婚嫁、生意成败等因素都会引
起人物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戏剧性变化。《理
智与情感》中的诺兰庄园主终身未娶，依照当时
英国的长子继承制，侄媳和她的三个女儿每人只

有 1000镑的遗赠，遗产分割使她们顷刻间失去了
一切［33］。《傲慢与偏见》中的乡绅贝内特膝下无
子，房产只能由表侄柯林斯继承，贝内特妻女仅获

得 5000镑的动产，爱财如命的贝内特太太对此破
口大骂，终难释怀［34］。《远离尘嚣》中的挤奶姑
娘芭斯谢芭因获得遗产变身为富有的庄园主［35］。
《小杜丽》中的老杜丽在狱友的帮助下继承了一
笔巨额财产，然后开始游走于上流社会［36］。在维
多利亚社会，男性的阶级界定关乎其职业和收入，

女性的阶级界定，婚前关乎父亲的身份，婚后则关

乎丈夫的身份［37］12。因此，婚姻也是导致女性阶
级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名利场》中的贫寒女
蓓基·夏泼因婚嫁而身份攀升，后来竟能够周旋
于上层社交圈中［38］;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的
奥德利夫人更名改姓，嫁给了奥德利爵士，跻身于

贵族行列。不久，蓓基因奸情败露、奥德利夫人因
身份暴露，命运发生逆转，地位一落千丈。老赛特
笠生意破产，身份跌落，暴发户老奥斯本立刻解除

了儿女婚约，个人的社会地位会随着各种变故发

生巨变［28］。也有《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亨
查德那样从一无所有的农民发展到富有粮商，因

生意倒闭破产，再次穷困潦倒，最终命丧荒原的悲

剧典型［39］。以上种种变数增加了 19 世纪英国阶
级的流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19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人物阶级身
份危机

“19世纪英国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文化价值
观决定了小说人物必须具有阶级身份”［7］45，阶级
身份是人物的必要属性。因此，小说《白衣女人》
中的男主人公沃尔特遇到白衣女子时的第一反应

是明确她的阶级身份。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阶级流
动变化扰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阶级秩序，进

而影响人们的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使现有阶级分

类紧张化和模糊化。与此同时，19 世纪英国社会
阶级流动性和复杂多样性反过来又引起人物身份

危机。这种身份危机虽不及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
斯和《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所经历的那
样强烈，但这种身份危机在 19世纪英国，尤其是 19
世纪 30年代后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阶级层次
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认知准则，颠覆了已有的尊卑

秩序和交往界限，使人们陷入了身份认知焦虑。小
说《非常手段》中的女地主阿尔克里夫和大多数与
她地位相等的人一样很难理解，“一个佃户，一个下
等人的儿子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他已经开始意
识到自己的个性，开始用一种反叛陈规旧俗的观点

来看待社会。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卡里福德教区的
农夫们的水平。因此对不同阶层的从属关系，他有
着一个进步人士的完全叛世逆俗的看法”［40］226。
《荒凉山庄》中的贵族德洛克夫人感慨道:“我们这
个时代多么混乱———土地的界标废除了，水闸打开
了，贵贱的区分取消了……”［41］508地界代表了旧时
代固有的身份符号，地界的废除象征着僵化阶级界

限的消除。年迈的莱斯特·戴德洛爵士管家的儿
子朗斯威尔成了铁器制造商、新选的国会议员，新
的阶级身份使老贵族很是疑惑，难以接受阶级流动

促成的新的社会秩序和人物关系。《冷漠的人》中
的夏洛蒂·斯坦西虽为贵族，但家道中落，逐渐沦
为中产阶级波拉·帕沃的女仆［42］，二者之间实际
关系的变化在尊卑秩序上带来了模糊性，从而在身

份高低认知上出现了危机。阶级身份的变化一方
面不易得到社会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主人公本

人对自己的身份变化也会产生困惑和不安，面临阶

级所属危机带来的心理焦虑。19世纪英国小说家
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个特殊多变的时代人们

的身份危机和心理困惑。
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经历了不

同程度的阶级流动带来的身份危机。阶级流动变
化愈大，身份危机愈发强烈。哈利法克斯和约
翰·桑顿从贫穷走向富贵的阶级变化也同样伴随
着身份危机，经历了身份认知层面曲折的心路历

程。19 世纪 30—40 年代处于中产阶级底层的寒
酸绅士无条件地刻意装扮，极力模仿上流绅士的

行为就是出于强烈的身份危机，灰色地带的身份

使他们焦虑，担心不被上流所接纳，从而落入下一

级阶层［7，12］。《远大前程》中的匹普因阶级地位
的迅速升迁而倍感困惑，对自己的新身份感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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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无所适从，“你说我是个幸运儿，当然说的是。
我昨天还是个铁匠的学徒，今天却成了———应该
说是什么样的人呢?”［16］275从他的言语亦可管窥
阶级变化引起的个人和社会影响。铁匠乔没文
化，也不愿学习。妻子害怕他因学习而提升地位，
所以非常不赞成他学习，认为丈夫的地位升迁好

似一种背叛［16］53。妻子的态度和丈夫的默认投射
出人们对阶级变化带来的身份不确定性的担忧。
普及教育也会带来人物身份上的模糊性，受过国

民教育的苔丝似乎具有两种身份，操持两种话语，

“在家里或多或少说土话，在外面或跟有身份的
人说话时，则讲普通话”［26］14。另一方面，富有阶
层保守派对劳动阶级接受教育的现实深表不安，

这种对普及教育的忧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

穷人大面积地位提升的抵抗心态。中产阶级在实
现阶级上升的同时十分防范下层工人阶级的向上

攀升，对因下层攀升造成的阶级不稳定状态深感

忧虑。金斯利的《阿尔顿·洛克》和艾略特的《费
利克斯·霍尔特》中的主人公都声明放弃这种阶
级背叛式的身份变化，评论界甚至由升迁( rising)
联想到起义造反( uprising) ［3］62，穷人升迁被视为
隐形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以狄更斯和盖斯
凯尔夫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小说家在进行社会批

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中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阶级

调和主义，极力缓和阶级矛盾，弱化阶级变化、阶
级流动造成的固有的阶级不稳定局面，希望以此

消解阶级矛盾，实现阶级和睦的政治理想，达到社

会和谐的目的，表达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
“创造阶级稳定的幻觉是 19 世纪中叶英国小说
以文学手段表征政治的重要内涵。”［7］49

通过对 19世纪英国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19
世纪英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资本成为界定阶级层次的价值尺度，阶级身

份升降起伏交错更替，阶级层次呈现流动趋势和

多样变化态势。阶级态势既有宏观上的社会形
态，又有微观上的个人情势，既有社会历史根源，

又有个人家庭缘由。总体而言，中产阶级处于上
升趋势，贵族阶级地位有所下降，工人阶级积极寻

求改变并创造机会向上靠拢。在阶级呈现整体流
动性的同时，表现出阶级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以
及由此产生的人物身份危机，通过阶级参照，尤其

凸显了中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和贵族阶级的下滑趋

势。19世纪英国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英

国社会变革中多元共存的阶级形态，勾勒出了社

会变迁与阶级形态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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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For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CHEN 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Qinghai Minzu University，Xining 810007，China

Abstract: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vividly reflected the social reality and class forms at that tim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19th-century Britain shook the established social forms and class structures:
capital became the value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class hierarchy，the power of the middle class gradually grew，
the aristocratic power was on the wane day by day，and the working class also gained room for upward mobili-
ty． Class hierarchy thus exhibited a mobile trend，and class identities fluctuated accordingly． After the 1830s，
the class forms in particular displayed distinct mobility，complexity，and diversity，which in turn triggered
identity crises and psychological perplexities among character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novels，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class forms encompassed both macro-level social forms and micro-level indi-
vidual manifestations，and were rooted in both socio-historical factors and personal family reasons．

Key words: class form; mobility; complexity; diversity; identity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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